
我当记者屈指算来，从一九八二

年至今，已有二十八个年头了。多少

次在外采访，都曾与翡翠玉器“擦

身而过”，始终未能很好地“亲密接

触”一番。往事沧桑，这大概也算

是人生一大憾事吧？

尽管如此，我对翡翠玉器的

知识也并未贫乏到“零”的程度。

早年，我爱读诗写诗，《诗经》中

就有不少关于宝玉石的吟咏。如“投

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投我以桃李，

报之以琼瑶”，这里的“琼琚”与“琼

瑶”，指的就是珍贵的玉器。

曹植在《美女篇》中有“玉帛

不时安”之句，这里的“玉”与“帛”

一起为古代行聘之礼。《西洲曲》

中的“垂手明如玉”，则是以玉来

形容手的白净程度。

到了唐宋明清，我国的宝玉石

文化跃至高峰，灿若繁星的诗歌辞赋

里出现了大量有关宝玉石的佳词绝

句。王之涣在《凉州词》里吟哦“羌笛

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

翰在同名词里咏叹“葡萄美酒夜光

杯”，李商隐在《锦瑟》里感慨“沧海

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而

李白以“明月珠”比喻贤能，辛弃疾

则以“玉漏超超”形容时间的悠悠

漫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到了

《红楼梦》里，一块神奇的“通灵宝

玉”蕴涵了多少悲欢离合，多少诗

情画意！其中“珍珠如土金如铁”

“白玉为常金作马”“东海缺少白玉

床，龙王请来金陵王”，真正是达到

中国宝玉石诗词的极致境界！

可以说，翡翠玉器特殊与独

有的品质早就根植于国人崇玉爱

玉的心灵深处，玉是美好、尊贵、

品质、坚贞、不朽的形象代名词。

“谦谦君子，温润如玉”，人们在拥

有翡翠玉器的同时，也陶冶了情

操，净化了心灵。

当我详细得知世界上优质翡

翠玉石产于缅甸，是一九八六年在

南疆执行完战地采访任务之后返

回昆明的长途汽车上。那是一位

专做翡翠玉器生意的老者，他邻我

而坐，此方面知识颇丰富，聊起来

如数家珍，精彩纷呈，算是为我“恶

补”了一回这方面知识的欠缺。

传说十三世纪初，云南一位盐

商从缅甸驮了一块大石头回国，这块

晶莹剔透的绿石头一下子征服了爱

玉的中国人。这块石头其实就是翡

翠，因其色泽艳丽、质地滋润、韧性较

强、硬度颇高，因而在玉石家族中被

称为“硬玉”，又称“玉中之王”。

十八世纪初，随着开采技术的

日趋进步，翡翠才开始真正大量进

入中国云南，并与其他玉石一起构成

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玉器文化。明

代，缅甸翡翠在中国崭露头角；清代，

翡翠受到乾隆皇帝的大力推崇和慈

禧太后的百般癖爱，得到“皇家玉”

的钦称，由此使得翡翠身价百倍，

成为玉中极品“大哥大”。

进入二十世纪下半叶以后，翡

翠已与普通大众的生活密切联系起

来，它不仅是人们心目中一种美丽

无比会说话的石头，而且带有一种

神秘的信仰和寄托，人们喜玉、爱

玉、玩玉，正所谓“君子无故，玉不离

身”，佩玉藏玉成了一种现代时尚。

一九九六年夏，我在香港采

写有关香港回归的长篇纪实文

学，与一位收藏家有过一段难忘

的交往，他使我对翡翠的价值与

收藏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由于翡翠的储量“太有限”了，

据史载，从清末到一九四九年，“玉

中之王”翡翠价格上涨了两百多倍，

高档翠玉最甚。在香港市场上，十来

万港元一件是“洒洒水”小意思，几百

万港元甚至上千万港元一件珍品在

拍卖行一拍就出并不稀罕。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翡翠

上涨千倍不止。一时间，所有翡

翠商都忙于找货，供不应求的局

面让玉人们昼夜赶工。翡翠原料

价格大幅上扬，高档原料日见稀

缺，矿主奇货可居不急卖，众多

“玉迷”被迫发出“面粉比面包贵”

的感叹，真正是“高处不胜寒”啊！

让我颇感欣慰的是，在我的

心灵深处，已经深深地打上东方

美 玉 的 烙 印；在 我 所 有 的 情 缘

中，翡翠情缘最能让我明白“什

么 是 美 ，美 是

什么”。

去年九月底，我去了趟甘肃

舟曲，那边有我的好友包红霞。

红霞在舟曲气象局工作，她热爱

写作，刚出了一本厚厚的散文集

《走进甘南》。书里的文字质朴动

情。红霞自小在甘南长大，她写

甘南的风物、写甘南的生活，还有

童年的记忆，泛着浓郁的甘南气

息。人如其文，红霞很重感情，待

人诚恳朴实。她还在工作之余，

受县文化局委托，主编一本文学

刊物，名字就叫《舟曲》。

我很喜欢甘南藏族自治州的

风土人情，多次到过玛曲、碌曲等

地。去年，是第一次去舟曲。舟

曲距兰州五百多公里，路程不算

长，但过了高速，路况越来越不

好，“5·12”地震破环了很多路段，

特别是接近舟曲的路途，更加狭

窄颠簸。长途车走了八个多小时

才到舟曲县城。一进县城，舟曲

特殊的地理面貌立刻给我留下极

深刻的印象。县城坐落于峡谷之

间，湍急的白龙江穿城而过。南

北高山险峻，县城被堵夹在瘦窄

的河谷带。山与城的落差很大，

平均有三千多米。县城里有一条

东西向的街道，不长，但商铺林

立，人来人往，很是繁华。河风穿

过凉亭长廊，人们悠闲地在白龙

江边嬉戏、散步。人流里有穿着

很有特色的藏羌兄妹们。

正是丰收季节，公路沿侧的

柿子树上挂满大大的柿子。核

桃、苹果、花椒，各样果实都已成

熟。和红霞一起去拉尕山，山间

清泉淙淙，到了山顶，四周奇峰耸

立、白雾弥漫，仙境一样。后来又

去了山里的一个藏寨，名叫狼岔

村，家家户户的晒粮架上、屋檐上

挂满金色的玉米。寨子高处，有

一个很老的土地庙，在院里和身

着华丽藏袍的姑娘们合影，俨然

在一片花丛中。天下起了毛毛细

雨，错落在山间的寨子氤氲在细

雨里，温润安静。傍晚，在红霞的

朋友严文涛家吃饭。严文涛是一

位酷爱写作的残疾人朋友，他们

一家非常热情，新烙的饼子蘸了

香甜的花蜜吃，还吃到了滋味独

特的荞面搅团。新鲜的土豆、玉

米、核桃都上了桌，严文涛摇着轮

椅，又拿来香气扑鼻的自酿的青

稞酒。我后来写了这段文字：

白龙江穿过的舟曲，温润秀

美，植 物 丰 茂，花 儿 很 多，蜜 也

多。正是深秋，农家院里高高的

木架上晾着一大排一大排金黄的

玉米，土豆刚从泥里挖出，院角堆

放着才采摘来的核桃。到处都是

果实。蜜也有了好收成，堂屋正

门前的大方桌上，摆着一个很大

的玻璃瓶，里面是满满的蜜，蜜里

还泡着一大块蜂房。瓶就在桌子

靠墙的正中间，实实在在的一大

瓶甜蜜，一进门，一眼就看得见。

瓶，粗腰肥身、纤尘不染。

舟曲人爱喝酒，自家酿的青

稞酒。青稞酒气味醇香，一开酒

桶盖儿，香味扑鼻。那天，屋外正

落着雨，庄子里几声狗吠此起彼

伏，屋里暖暖的，似乎正是喝酒的

好时辰。主人突然问，要喝蜜酒

吗？什么是蜜酒呢？就是在青稞

酒里加了蜜，再发酵过的。蜜酒

更香，而且甜。但说蜜酒是极迷

惑人的，因为香甜，一不小心就喝

多了，喝多了蜜酒，腿先软了，走

起来腿就会像麻花一样扭着。幸

福的麻花腿啊。

——这是舟曲农人丰收之后

享受的甜蜜。

与以游牧业为主的甘南玛曲

和碌曲不同，接近四川的舟曲山

大沟深，百姓以农耕为主。艳丽

的藏族女人的服饰亦少了些粗

犷，多了些精致和秀丽。

在舟曲的三天，几乎天天见

雨。第三天，来去一百多里路，和

红霞去了一个国家级的森林公

园，那里也是一条沟谷地，沟谷里

绿树繁花，云在山头堆叠，遍地雪

白的野棉花快裂开棉铃绽出棉花

了。红霞兴奋地在沟边的草丛里

捡荬子——一种金黄的小野果，

多汁甘甜，她在我手心写“荬”这

个字，她说家乡人都叫这种小果

子荬子，没人知道怎么写，是她给

它的命名。她说，小时候她用狗

尾巴草串起几串荬子，拿回家给

不能进山的爷爷奶奶吃。红霞很

爱说童年，她的童年离不开甘南

这片土地。她热爱甘南的一草一

木。先时，她在玛曲工作，一次，

她决心沿黄河上行，徒步走一遍

黄河第一湾，有一天走累了，就在

河边的石头上睡着了，一醒来，好

几只苍鹰就站在她的身边，她说

吓 得 我 啊 ，头 发 根 儿 都 立 起 来

了。那天同去森林公园的还有红

霞的文友，帅气高大的藏族小伙

儿高次让，高次让领我们往密林

里走，捡了很多野蘑菇。回县城

的路上，下起急雨，雷鸣闪电。路

就是白龙江岸边的一道小路，一

边紧靠嵯峨高耸的石山，“5·12”

地震后道路正在整修，山上不时

落下碎石，真是惊心。红霞和高

次让倒是安稳。高次让指着北岸

一座大山说，他工作的小学就在

山上。透过雨水，能看到通到山

顶的细细弯弯的小路。车在大雨

中回到县城，高次让漂亮的女友

在路上等他，她在县城街边开了

一家小美容店。

舟曲还盛产花椒，离开舟曲

那天，红霞送我一包。我喜欢花

椒的香味，长途车上，抱在怀里，

两只手竟然被麻木了。电话里告

诉红霞，她咯咯咯地笑。红霞性

情 开 朗 单 纯 ，笑 起 来 像 孩 子 一

样。每次在电话听她笑，我也开

心。十一月间，红霞托人给我带

来一纸箱沉沉的柿子。记起红霞

讲的，舟曲土著把刚摘下的柿子，

用酒渍过，淹在坛子里，这样，柿

子不易坏，而且除掉了涩味。把

柿子一个一个拿出来摆在桌子

上，一眼睛金黄、满屋生辉。咬开

一个，盈润甜蜜，里面还和着红霞

的温情。

今年七月下旬，我去甘南玛

曲采访，红霞一路发短信问候。

八月五日，红霞给我短信，说，她

和爱人暂时在办公室住，很窄小，

饭都很难做，天热，很晚才能睡

觉，挤在小小的床上，日子从没这

么美过。八月六日晚快十点，红

霞短信说舟曲正下雨，她还说，再

过一个月，“5·12”地震的灾后重

建就将结束，我们的生活状况很

快就会改变。

可是，八月七日清晨，我就在

新闻里看到舟曲在深夜发生了特

大山洪。泥石流从高山上滚下县

城，冲进白龙江，形成堰塞湖，淹

了半个城，真叫人揪心。时时盯

着新闻看，那个我走过不久的大

桥深陷汪洋，那条不长的小街完

全泡在水中，临街的房屋基本被

淹没和毁坏，滨河路已荡然无存，

看不到凉亭的些许影子。联系不

到红霞，也没留下高次让的电话，

很是焦急牵挂。好在第三天终于

拨通了红霞的手机，当听到“嘟—

嘟—嘟”的声音时，心里已百感交

集，等红霞的声音从舟曲传来，恍

若隔世，真想在电话里紧紧拥抱

她。她说很忙很忙，家里人都好，

来不及多说，就挂了电话。不过，

至今还不知大山上的高次让、他

在县城街边开美容店的女友，还有

轮椅上爱写诗的严文涛一家怎

样。我忽地想起，严文涛家隔壁是

一所小学，他家屋门口挂着一张小

黑板，上面写着两行粉笔字：热爱

劳动，讲究卫生。他说，小黑板上

的文字，他每周要更换一次。那所

小学还好吗？

县城几乎被无情的泥石流毁

了。在电视上，俯瞰舟曲县城，一

片汪洋、一片破碎。现在，已有一

千多人遇难，我可以想象这个小

城沉浸在如何的悲伤之中。滚

滚白龙江给舟曲人带去富足，也

带去巨大的灾难，而“舟曲”的藏

语意思正是“白龙江”，这个被誉

为“藏乡江南、泉城舟曲”的美丽

之地，如今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

考验。

舟曲人同舟共济，全国人民

同舟共济，舟曲一点儿不孤单，天

南海北的父老乡亲们都期盼着舟

曲尽快度过难关。

——红霞一定知道我在电话

里来不及说的

这些。

一

和一位很有学养的老者谈

话，他说，面对时间，是恐惧，因

为，一切都是已知的。他这样说，

因为时间于他是清晰地“有限”，

要接近尾声。可是，谁的时间不

是有限？

可 于 我 ，未 知 的 才 会 让 人

恐慌。

其实，时间，这样一个深而阔

大的概念，谁能说得清呢。每个

人 ，所 懂 得 的 是 那 么 的 不 一

样 。 那 天，在 人 流 来 往 的 市 中

心，路边，一个行乞的老人跪坐

着，我的 目 光 落 在 她 用 黑 色 的

绳 网 拢 住的灰苍苍凌乱的发髻

上，这样一个已很难一

见的发髻，在春光明媚

的上午，将我引领到时

光的背面——我清晰

地看到，多年前，缠 足

的祖母，也是盘着这样

的髻，在老屋里幽暗的

光线下走来走去。老

屋暗湿，总是升腾着烟

气，现在，我已经够不

到那里了。就这样，轻

易地，我泪眼模糊，在

弥漫着春天的气息中，

不能掩饰内心的沉郁。

很静的夜里，一曲

《琵琶语》轻盈地流过，

无所阻碍地萦绕，抵达

身心。有谁说，“安静，

但并非无声”。

其实，我一直是悲

观的，以貌似的平静逃

避着一些事情的发生，

我知道我不能阻止，也

无可辩驳，唯一的选择

是一语不发。忐忑凝

结在内心，宿命而笃定

地无时不在。

天阴着，开了灯，

又关掉，我想我是真的

不习惯耀目的光亮，

时 间 是 什 么 味 道

呢？衰老，还是年轻。我只感到

它的微凉。

二

时间是懂得缄默的，比人更

懂。有时，人是耐不住的，想表

达。存在心里发酵的，力量会更

强大，也更复杂、缜密、动荡。

坐公交车，思想溜号，坐过

了站。下车，往回返。因为正待

开发，这一段区域，平展、空旷、

安静，倒珍惜起这样一个人的行

走。应该是初春了，在风的引领

下，它不是偶然路过，在深处孕

育的事物，开始积蓄力量，即使

我们的眼中

仍残留着冬

天的冰冷，四月的北方，仍逐渐

庞大。

春天正在呈现。

艾略特所说：“四月是最残忍

的一个月，荒地上长着丁香，把回

忆和欲望掺和在一起，又让春雨

催促那些迟钝的根芽。”

三

每次翻开《庄子》，是我在为

自己寻找答案的时候，可总是无

功而返。“达命之情者，不务命之

所无奈何”，而心里那点儿执拗，

终究难以放下。

长我四五十年的老人坐在我

面前，她健朗、平静。对面的我，

薄弱、动荡。

我问，怎么会这样

好呢？

当傻子吧。

这 就 是 她 走 过 八

十几年人生的最后答

案吗？

我 难 以 追 赶 上 她

了。突然的，很想在她

身旁靠一靠，向她倾诉

点什么，然后，她告诉

我该怎么做。我知道

我不会，我只能自己吞

咽，那些酸涩苦甜，完整

或细碎地作为生活的代

价逐一品尝。我又想看

一看她的生活，比照自

己，一定会突显出什么，

映衬我的不足。

她站起身走了，我

离她是远的。可我那

样想靠近她。

岁月静好，如果时光

停滞不前，或许会吧。

雨很响地下着，让

世界安静下来。雨隔

开了很多，人，事，只让

时间看着。

四

走 在 秋 天 的 下 午

里 ，当 我 细 看 人 来 人

往 的 时 候，阳 光 平 静 轻 缓 地 照

在我的手臂上，很舒适，手贴上

去，温 暖 的 感 觉 。 自 然 的 气 息

真好，看上去，世界上并没有忧

伤、哭泣和死亡。

春天，再也不能用温吞的热

度安慰、满足我。春天不是留有

余地，它只有这些。它还有一些

要给自己，让自己的身体生长，生

长成夏天、秋天、冬天。

这样逼迫自己理解，正确却

无奈。

一个人在阳光里走过，一个

人在阳光里反复地忘却与记忆。

嘈杂无常的生活才是正常的，经

过不知多久的时间我才终于相

信，这是真的。

中直文艺单位剧目展演伊

始，我看了两场京戏：《满江红》

和《柳荫记》，非常兴奋，祝贺他

们的成功之外，再谈谈个人感

受和建议。

本人自幼爱看京戏，是上

世纪三四十年代京戏鼎盛时期

培养出来的戏迷。十六岁就曾

和同学在校庆会上彩唱了《打

龙袍》，平时联欢，《钓金龟》是

自己的保留曲目。由于声音像

李多奎，不少朋友曾建议我下

海，入梨园界，加之表哥李宗义

的成功，对我影响不小。

回忆过去，除了梅大师在抗

日战争时期不登台，使我不得亲

聆之外，有幸亲眼亲耳欣赏过近

代所有的京戏名家的演出。

一九四六年入基督教会唱

诗班，一头扎进西洋音乐和美

声之中，成了新的“迷症”，后考

入中央歌剧院。一九五六年首

演了新中国引入的第一部古典

歌剧《茶花女》，后来又演出了

《货郎与小姐》、《叶甫根尼·奥

涅金》等欧洲歌剧名著。

“文革”初期又重操旧爱，

演出了《红灯记》和《沙家浜》，

分别饰演李玉和和郭建光。中

国京剧院的辅导老师们曾提

出：“你怎么会唱出戏味儿的？

声乐界学唱京戏都

是歌味儿的。”因为

大家不了解我的根

儿在京戏。

七十多年过去

了 ，再 看 京 戏 。 目

不转睛，全 身 心 被

陶 醉 。 以 京 戏 唱

腔为代表的中国声

乐艺术堪称世上无

与 伦 比 的 。 三 十

年代响誉世界的两

位俄罗斯文化名人

之 一——男低音歌

剧大师夏里亚平，访

问中国时听了金少

山的演唱之后，表示

“他掌握了最好的共

鸣”。拿《满江红》来

说，世界上没有一个

歌剧演员能比得上

于魁智在剧中所演

唱 那 么 多 的 选 段 。

再数数他运用了多

少 高 腔 和 高 音 ，直

到最后还能嘎调，声

音不倒。

虽唱法不同，但

同样是人声，饱满圆

润 的 超 High C 高

音 ，令 观 众 叫 好 不

停，那种震撼也是绝

无仅有的。

再说文武场，世

界上有哪种伴奏乐队能像京戏

乐队演奏出所有的场景、气氛、

情 感 之 起 伏 、悲 欢 离 合 之 变

化？仅一位打鼓佬，率领六七

位乐手，就描绘了从生活走向

艺术的魔幻般的全部过程。

再说西洋歌剧，到了十九

世纪，堪称炉火纯青了，出现了

罗西尼、威尔地、普契尼、比才

等歌剧大师，创作出永恒的经

典，面对全世界的观众，一部歌

剧演上一二百年，上座率居高

不衰。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

半个世纪过去了，本人终于悟

出，那些大师虽为音乐家，实则

为戏剧专家，是对人生有着深

刻感受的艺术家，因为他们把

自己对生活、对人物的理解与

认识变成了音乐，而音乐中包

含了动人的情感和可供演员在

舞台上举手投足的动作性。应

该说，只要演员理解了作曲家

的音乐，就可以创作出鲜明感

人的人物形象。而当前看歌剧

主要是听唱，演员不大注重表

演和身段、动作，和五六十年代

的演出之不同，在于那时演悲

剧让观众哭，演喜剧让观众笑，

是因为老一辈演员注重人物刻

画，注重性格体现，善于交流，

讲求手、眼、身、法、步所致。本

人从一个完全的京戏业余爱好

者成为歌剧演员，缘于对京剧

的热爱。今天，又见到了诸位

京剧界佼佼名家，他们运用程

式之纯熟，投入情感之真切，佩

服之余，又一次深感自愧不如。

小时候，人们把听京戏叫

“看大戏”，一个“大”字概括了人

们对京戏的认识以及它的艺术

价值和分量。令本人高兴的是，

今天京戏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

发展，以《满江红》和《柳荫记》做

展演开幕，是高明的安排。

当然也有不足，如演出用

了电声扩大，有些震耳欲聋，令

人遗憾。国家大剧院演《满》和

《柳》二剧的戏剧剧场比歌剧剧

场小，而大歌剧剧场不用电声，

观众同样听得很好。这就值得

我们认真考虑了。

这两年每次听歌剧，令我

高兴的是多数观众是没听过西

洋歌剧的，而第一次进了国家

大剧院就融入了世界级的高层

次欣赏。可以说每位观众都在

敬聆清音，在当前通俗音乐无

所不在，火爆流行的环境中，人

们一下子就接受了古典艺术的

欣赏形式和氛围，它培养了真

正的歌剧爱好者，是文化建设

中值得我们思考的好现象，也

是京戏界值得参考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以

前，我国曾被国际歌剧

界誉为世界上唯一普及

了歌剧的国家，因为当

外国专家们在中国访问

时发现，我国大中城市

都有专业歌剧团，每天

都 在 演 歌 剧 ，观 众 满

座。他们听音乐会时，

每次都有大批中外歌剧

选 曲 和 咏 叹 调 在 演

唱 。 当然那时没有电

视，中国又有着去剧场

看戏的传统和习惯。而

票价仅仅是四角、六角、

八角、一元，以致歌剧以

新的内容和演唱形式，

独 占 三 百 多 剧 种 之 鳌

头，最受欢迎。这在世

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歌剧和

京戏一样，那时都没有

电声设备。从一二百人

的小戏园到专演京剧的

上海大舞台（两千四百

个座位）和天津中国大

剧院（一千八百个座位）

全无电声可用。就是在

那种情况下，锻炼了演

员，培养了观众。

京戏的优势——京

胡、板胡、大锣能声传千

米远。京戏的演唱，因

声带的震动和高位置（共鸣焦

点），有着极强的穿透力，完全

可以不用电声，以免混同于通

俗唱法。加之，京戏是介绍中

国传统文化的最有代表性的舞

台艺术，绝不可以用电声演唱，

湮没和影响它自上世纪二十年

代梅大师创造和建立起来的国

际声誉。可以说，用电声演唱

招待外宾，是远离高雅，不能与

世界接轨，是十足的露怯。

《柳荫记》的演出，除了电声

扩大外，乐队还加上了大提琴助

奏，在嗡嗡作响中，使我感到，好

像梁山伯与祝英台穿了牛仔裤，

或是吃炸酱捞面加了一勺黄油，

画蛇添足，它削弱了京戏的风格

和特色，是对京戏乐队丰富而巨

大表现力的误解和否定。

电声是现代科学的发展和

成就，但不可滥用，中国声乐界出

现“用话筒高手”和假唱，是声乐

艺术发展的致命伤，有关领导已

重视并加强管理和限制。京戏

演唱，不用电声，必将提高京戏演

唱艺术的身价，也会对当前声乐

界不正之风产生影响。建议京

剧院的领导和创作人员去大剧

院听歌剧演出，定可感受到不用

电声的良好

效果。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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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

唱

当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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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 曲 和 我 的 舟 曲 朋 友
习 习

翡 翠 情 缘
王晋军

时
间
是
懂
得
缄
默
的

高

艳

向 日 葵
娟 子

水色江南 王慧芬 摄

时光不断倒退

我们乘着大风飞过玉米地

有恍惚的夜色

有在夜色中迷路的小昆虫

这些和玉米站在一起的小太阳们

是抱紧燃烧的火焰

我们之间隔着山川河流

隔着人间的冷暖无常

你的身体里盛满人间烟火：

光线、温度和尘埃

现在请允许我和你一起抒情

向天空和大地无所保留的敞开

这些都是大自然的秘密

我曾经和它们一样 内心饱满明亮

真情一刻

世象杂谈

午后红茶心香一瓣


